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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老师：

请允许我们用写信的方式，向你们介绍一下
前不久在乡村走访的收获吧。

在湖南西部怀化地区的雪峰山里，我们走访
了两个乡镇、一个村。采访到的三位乡村干部，一
个接一个，在我们面前流下了滚烫的泪水。

在我们的工作印象中，风里来、雨里去的乡村
干部，情感往往是高度克制的。“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承担繁忙工作的他们习惯将责任在肩上
扛着，将困难在心里埋着。然而这一次采访，乡村
干部却在我们面前坦露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泪水往往让人联想到柔弱，但是，三位乡村干部
的泪水，却让我们感受到力量。这力量像江南三月的
繁花、青草，蓬勃生长，带给我们对乡村美好的希望。

“如果我走了，请把我埋在希望

小学的旁边”

北斗溪镇，属于怀化市溆浦县。很多人是从屈
原《离骚》中的“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才知道有个溆浦县。

溆浦地处雪峰山北麓，山叠山，水连水。尽管
如今村庄的交通发生了千年之变，但仍有一些地
方并不通畅。溆浦是全市人口最多的县，也是贫困
人口最多的县。站在这里的大山当中，四望狭小空
间，很容易产生天荒地老、与世隔绝的感受。

北斗溪是乡村的幸运儿。曾是全县偏僻落后
的乡镇，3 年前贯通了沪昆高铁，高铁站就设在北
斗溪长长的山谷里。

3 月下旬，我们在北斗溪镇见到刚从村里回

来的镇党委书记梁金华，衣着朴素，皮肤黝黑，言
语平实。这位已扎根乡镇 16 年的 80 后瑶族女性，
真诚之中颇有几分坚韧。她没有多说自己的工作，
而是讲起了去年的一次远行。

2017 年 8 月，经过 7个多小时高铁车程，梁
金华从雪峰山里来到了海边的浙江宁波。此行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她要代表山里的孩子、村里的父
老乡亲，看望为北斗溪捐款 20万元建设了一座希
望小学、正在生病的傅萃老师。

“我想能够捐这么多钱建希望小学的，肯定
是有钱人。”出乎梁金华意料，傅老师居然没买房
子，栖住在老父留下来的公寓房里。

老房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梁金华走到厨
房里帮着洗水果，也没看到充足的食材。傅老师是
一名幼儿园职工，丈夫在基层邮政部门工作，夫妻
两人收入都不高。孩子读书要钱，傅老师生病需
治，而两口子几乎捐献出了多年来的全部积蓄。

近几年帮老百姓修了 200多公里进村入户山路
的梁金华，在工作当中遇到过很多困难，可她没有哭
过。在傅老师家里，她当场泪飞如雨。这 20万元，难道
不是维系这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希望和生存支柱吗？

“傅老师，这钱我们不能收，我们要退还给你。”
身材柔弱的傅老师微笑着回答：“不行。”
如今大半年过去了，当梁金华向我们讲述这

一幕时，泪水又不由自主从她眼角冒出。她擦擦泪
水，又和我们讲起了周秀芳老师。“宁波好人”在北
斗溪镇捐建希望小学的善举，源自周秀芳老师。

2015 年 3 月初， 68 岁的宁波鄞州退休小学
教师周秀芳和亲戚孙绍富老人，得知 1300公里外
的溆浦县需要老师支教，当即坐 20 多个小时的
车，跋山涉水来到北斗溪镇桐林小学。当她看到
10 多个孩子挤在用老式砖木搭建、透风漏雨的破
旧教室里读书时，便暗下决心要为孩子们修建一
所学校。

从募资捐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开始，周老师得
到了自己教过的学生强力的帮助，并通过他们不
断扩大援助“朋友圈”。以“我只是一名搬运工”自
喻的周老师教育帮扶团队，已发展至 3000 多人，
在北斗溪镇及其周边乡镇，已捐建并投入使用希
望小学 8 所，在建 12 所，筹建 1 所，让 322 名贫困
生得到结对帮扶，累计资助达 900 余万元。

援助的范围“滚雪球”般不断扩大。溆浦县教育
局已与宁波市鄞州区教育部门达成交流协议，溆
浦县选派中小学校长和老师去宁波挂职锻炼，鄞
州区在寒暑假选定北斗溪镇作为师生夏令营活动
基地。在劳动力转移、产业扶贫等多个领域，“宁波
好人”与宁波当地政府，都向溆浦伸出了橄榄枝。

“周老师引发的善举，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教育，
也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受到了鼓舞和震动。我们
这里有的平常偷懒的老百姓，看到这么大年纪还
在拼命帮扶的她，连牌都不好意思、不敢打了。周
秀芳老师甚至还对我说，要是她走了，就把她埋在

她第一次来的桐林希望小学的边上。”梁金华说。
在采访本上记录着梁金华讲述的故事，泪水不

由也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周秀芳老师、傅萃老
师、孙绍富老人、周老师的学生张刚，还有一大批
北斗溪老百姓脱口能够说出名字的宁波好人——— 从
未谋面的他们，却让我们感觉如此亲切。

他们为了远方的孩子，可以奉献那么多。这是
多么可爱、伟大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的社会动员
起来，扶危助困的力量将会汇聚成海。

“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编辑老师，离开北斗溪后，我们往南走到了溆浦
县的龙潭镇。说起龙潭镇，你们也许没有印象，然而，
提到抗日最后一战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会战)，你们
可能就知道了。1945 年，日军兵分三路进攻雪峰山
地区，准备包抄芷江机场，伺机进攻重庆。日军最终
横尸累累，大败而归，龙潭就是这次决战的主战场。

我们在龙潭镇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宾馆生意
清淡，入住率并不高。老板姓钟，看好龙潭的旅游
发展和城镇兴旺，6 年前合伙投资建了一座宾馆，
不想因为龙潭的发展太慢，生意不太理想。但是，
承受巨大创业压力的他并不悲观。他说，龙潭的变
化，让他的经营“看到了希望”。

“真的变了，这 2 年的变化要赛过之前的近
20 年！”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姜立刚是个干事
的干部。”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姜立刚这个名字。

龙潭镇可考正式建制的历史达千年，是周边
五县市的中心城镇，城镇人口也有 3万人。这里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民俗资源。然而，多年来，龙
潭镇经济发展缓慢，镇上以路为市，占道经营，每
逢赶集日、节假日交通不畅，街道秩序混乱，城区
道路四处坑坑洼洼，下水道排污不畅。

2016 年初，龙潭镇的面貌开始发生历史性的
变化。祖祖辈辈以来，因为没有坚固的大堤守护，洪
水泛滥时，穿镇而过的河流甚至会冲到镇上，这也
成为龙潭镇的心腹之患。缺项目、资金，姜立刚不等
不靠，采用镇统一组织、规划，引导 5个村(社区)分
段组织的实施办法，为龙潭镇修建了坚固的河堤，
铺设了沿河风光带，还在河边修筑了凉亭。

我们在龙潭镇多重暗访，现场看，找人问，常
常听到“翻天覆地”的感叹。今年春节，很多在外的
龙潭人回家过年，让他们惊奇的是，路不再堵了，
臭水沟居然变成了沿江风光带。对家乡印象“反
转”的他们，在网络上用文字、图片、视频刮起了一
股点赞龙潭之风。“现在在外人面前都可以自豪地
介绍自己的家乡，山城小镇，美不胜收。”一位叫
“黄龙客栈—源伢子”的网友留言。

第一次见到姜立刚，他正坐在镇政府里的老旧
会议室讲话。这是个部署扶贫、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会议。姜立刚短发个子不高，坐在主席台上的他，说
话铿锵有力，布置工作干净利落。

这位敢想敢做、行事让人敬畏三分的中年
男人，私底下觉得最对不起自己的儿子。他几乎
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扎根龙潭，而儿子在城里跟
着妈妈长大。姜立刚只开过一次家长会，也不清
楚儿子在哪个班。前不久，他的儿子写了篇作
文，主人公正是这位父亲。当我们看这篇作文
时，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我有着骨子里的排斥，因为它抢走了我的爸
爸。”这篇题为《我的寒假生活》的作文，开头就毫
不留情地表达了姜立刚儿子对龙潭镇的反感，不
仅因为以前这里总是“脏兮兮”，更主要的原因还
是爸爸。

“我的爸爸是这个镇的书记，他总是很忙，
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寥寥几次回家也都说不上
话。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是我感觉，我俩更
像是主与客，而不是父与子。说出来很残忍，在
外面住酒店，人们都还有选择权，而这种事没
有。我没有权利选择父亲，他也没有权利选择儿
子……他爱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他儿子。”姜立
刚重复念了一遍儿子的“选择论”，摇头叹息。
作文记述了一次家庭的冲突。“记得那次，爸

爸气冲冲地回家，我不记得我犯什么事，只记得
他很凶，他说了一句：‘以后真要好好地管你’。我低
着头，生平第一次反抗似的吼道：‘你天天不着家，
有什么资格管我’。说实话，当时我做好了挨打的
准备，但迎接我的却是更可怕的沉默，他沉默了。
那个在外能说会道的父亲，在我面前沉默了。”

儿子接着记述，寒假回到龙潭，发现“小镇真
的不一样了”，父亲这次破例带着他闲逛，介绍镇
里的变化，作文结尾写道：“隐隐地，我有些愧
疚……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是一个优秀的领
导，但是，不得不说，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工作中风格刚强的姜立刚，此时不由鼻子
发酸，洒下热泪。他拿起桌上的一片纸巾，把头
别过去背对着我们。过了一会，他擦干眼泪对我
们说：“龙潭镇现在发展的势头刚刚转好，产业
薄弱，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不敢有丝毫放松。”

编辑老师，站在龙潭街上，只要抬头，就可以看
到当年经历湘西会战的那些主战场，高耸于群山之
上的车岩鹰，山顶像三角尖形的红岩嘴……贫困和
落后，不也像是一个嚣张的敌人，在威胁着贫困百
姓的生存吗？有多少像姜立刚这样的乡村干部，舍
小家为大家，带领老百姓与这个“敌人”殊死搏斗。

“70 多岁的母亲本该好好享

福，却跟着我这样的儿子受累”

当金黄的油菜花，怒放于北斗溪、龙潭镇的
河边、屋旁、山脚下、田边，离溆浦车程两小时、
同样是在大山里的怀化市中方县半界村，红艳
的桃花正灼灼盛开，吸引了众多城里来的游客。

“独臂村干”向往站在桃花岭上，在接受我
们采访时，不由回忆起了那难堪的一幕。那是他
刚当选村支书，就被村民们“将了一军”的场景。

2017 年 3 月，向往“施政”第一步，就是夜
访村民小组，未曾料想，本是探讨脱贫的“交心
会”，变成了不信任他的“批斗会”。

“你放着好好的包工头不做，有钱不赚，来
当这个村干部，是想捞什么好处？”有的村民这
样质疑，个别甚至轰他走，粗暴地说“滚”。

向往把委屈吞回肚子里，撂下一句话：“你
们先看我的行动再评价！”

半界村地处云贵高原东侧边缘，山岭纵横，
全村 285 户人家零散分布在山岭各处。村里没
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只能选择去邻村
就读，村民主要靠外出务工赚钱。

5岁时一次意外，令他失去了半截手臂，目前
只能靠一只手工作和生活。从小在异样目光中长大
的向往，养成一种坚韧、实干、不服输的性格。他做
过 8年的民办教师，后因家里修房子铺地板，请师
傅不肯帮忙，只好自己学着做，竟然靠着自己摸索，
从干了 10余年的泥瓦工变成了小包工头。

成为村里的“领头人”后，他放下了一切泥
工活，将机械工具都送了人。

“交心会”之后的向往，铆足了一股劲，全部
心思都扑在工作上。去年除了除夕当天休息了半
天回去吃了团圆饭，他几乎每天都在为村里的事
操劳。从家里到村部要走 2小时山路，更多时候，
他晚上就睡在村部里。“没有全心全意的牺牲精
神，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这是他的体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带领大家拓宽了村里
6.8公里的主干道，还举办了“桃花节”，让部分村民
破天荒吃上“旅游饭”。乡里茶、土鸡蛋、农家大米、
自制蜂蜜，半界村的这些特产，成了城里游客的抢
手货，有的农户一天能挣一千多元。

“桃花节开始那天我还下地干活，村干部说
游客都来了，你要回去做饭啊，当时我还没有做
生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第一次给游客做饭。”
半界村农妇许再梅家地理位置好，她站在自家
木楼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在记者采访前一
天，她还为游客做了六桌菜。

“村民的期望值非常高，要看得见实惠才认
账。”中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驻半界村扶贫队长
罗宽森说。

“以前不理解、不相信，这一年来慢慢看到
了变化，向往靠得住，是个干实事的！”邻居邓运
南现在每天都会在碰到向往时，跟他打声招呼。
“等我老了、退了，村民们还念我，能留下一个好
口碑，就知足了。”向往则这样对我们说。

当地村支书月工资加上绩效，每月 2000 元
许，相比于小包工头，向往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好
多。向往并不计较收入，但最让他揪心的是不能照
顾 74岁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在外地工作，媳妇也
在外打工，生病的老母亲和他住在一起。

去年插秧时节，向往带队做入户调查，途经
自家门口，正看到老母亲下地翻田。当时别人家
里的秧苗都插下去了，自己家的秧苗在哪里还
没有着落。老母亲看向往不管家里的事，没时间
雇耕种机来挖田，急得就自己下田了。

老母亲本就多病缠身，常年劳动使她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症、双腿风湿性关节炎，她只能佝
偻着身子，举起锄头，干一会儿，坐一会儿……

“70 多岁的母亲本该好好享福，却跟着我
这样的儿子受累。”在山岭上的桃林里，在游客
们的欢呼声中，这位本需社会照顾、如今却成
“带头人”的 48 岁独臂硬汉，热泪盈眶。

编辑老师，我们已经结束采访，回到长沙。

走在都市高楼大厦下面的宽阔马路上，我们的
脑海里不断回想此行走过的乡村，浮现三位基
层干部的身影，感念无私相助的“宁波好人”。

远方有多少乡村，正处于改变贫困面貌的
历史进程之中？有多少人忘却自我伸出双手，
正帮扶那些被贫困折磨、需要救助的村民？有
多少破旧的教室，需要修缮以遮风避雨？有多
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盼望着在外务工的亲
人归来？

泪洒乡村的采访，深深打动着我们，也激励
我们走向基层，扎根沃土，去采集更多蕴藏力量
和希望的乡村故事。

致信记者：段羡菊、柳王敏
2018 年 4 月 24 日于长沙

微信公号：xhmrdxwx 电话：（010）63076340

浙江宁海：“小微权力清单”助“村治”走上阳关道
本报记者裘立华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要建设好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今年“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的部
署中，有助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一条重要举措，就
是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起源于浙江省宁波
市宁海县，曾得到中央多个部门点赞。2015 年，中
组部印发关于《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经验做
法》，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列为第 15 条；今
年 3 月，中农办主要负责同志专题听取了相关汇
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这项制度到底怎么操作，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各地推行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赴宁海县开展了一次实地探访。

权权有清单，样样有流程

记者在宁海县各个村庄发现，几乎每个村都有
“村级权力清单 36 条”的宣传标语和漫画，涵盖村
级重大工程招投标、宅基地申请等村级事务主题。

“2014 年实行村级权力清单之前，宁海和其
他地方一样，面临村级治理困境。”宁海县委副书

记李贵军说，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干群之间
发生信任危机、农村信访问题不断、“小官巨腐”等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据统计，2010年至 2013年，宁海全县村干部的
纪检信访为 806件，约占全县党员干部纪检信访总
数的八成；查处村干部经济类案件 102件，占总数的
2/3，村干部“苍蝇式”腐败已成乡村治理难题。

2014 年初，浙江省开始探索权力清单制度，
实行简政放权；随后，宁海率先在全国推行村级权
力清单制度，经多次梳理后出台了《宁海县村级
权力清单 36 条》。

这份清单涵盖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
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 19 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以
及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
土地征用款分配、村级印章使用等 17 项便民服务
事项，基本实现了村干部小微权力内容全覆盖。

事事能参与，件件可监督

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说，农村自治涵盖四大板
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
现实来看，尽管现在中央要求加强村监会，但决策
和管理农民没有参与，导致后面的监督没有产生
强大作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宁海县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36
条”全部关进制度笼子，写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
规民约，既补上了国家关于依法治理乡村没有
具体化法律法规的短板，又实现了基层依法治
村的目标。

力洋镇平岩村村支部书记张贤安说，以前村
里基本是村干部说了算，群众很少有发言权；现在
根据“36 条”，凡是村里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村
党组织提议、党员会议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大小村务都必须按时按规定向全体村民公开。

以前，村集体房屋出租，只要有人要，许多村
的做法就是村干部几个商量直接做决定出租。几
年前，村干部觉得位于西店菜市场的 3间集体房
屋空着有些浪费，就以 10万元每年的价格租了出
去。结果承租人装修之后以 15万元的价格转租，
村民由此怀疑村干部做事存在“私心”。

2016 年 9 月，宁海县西店镇政府根据 36 条
进行公开招标。最终，这 3间集体房屋被该村冯凯
平以 32万元的价格中标。这个价格，是 2013 年以
前的 3 倍，不仅增加了集体收入，而且堵住了那些
质疑的声音，为群众所点赞。

“36 条还了干部清白，让我们村干部办事有
了‘指南针’。”石孔村村书记冯权本说。

规范村级集体资产处理是 36 条的一个重要

方面，对于近年来腐败频发的农村工程来说，
“36 条”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宁海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徐震宇说，36 条让基层监督变之前的
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监督，村务监
督员能“看图说话”、对照操作。3 年来，宁海县
共开展 18 批次村级重点项目专项监督，累计节
约资金 2600 余万元。

人人要知晓，监督有效果

按老百姓的说法，“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
度”让村干部无法成为乱飞的“苍蝇”，只能变成
规规矩矩服务百姓的“蜜蜂”。

去年一市镇岭头村需要招聘两名村级事务
网格员的候选人选，不久就有村民叶某找上村党
支部书记陈瑞发“沟通”：“我有个侄子高中毕业，
在村里的人缘也不错，网格员不如让他来做吧。”

其实，叶某不是第一个找到村干部的
人——— 由于村级事务网格员有一定的薪资报
酬，吸引了不少村民。对此，陈瑞发只撂下一句
话：“一切照 36 条规定来。”

按照 36 条规定，村级事务网格员的任用须
经过村委会提议，两委会会议、党员会议商议，经
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产生。最后，经村三委会

开会商量推荐，村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
议，确定了两名村级事务网格员。

宁海基层干部认为，在乡村振兴推广“小微
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龙头。没有强有
力的基层党组织，再好的制度都是空中楼阁，
所以对于一些基础薄弱村，必须配强党组织
和党员。

群众参与是动力。宁海在推广过程中，一方
面坚持清单简单易懂，另一方面广泛宣传，让农
民积极参与，所有农村干部多次参加权力运行
考试，考试合格率达 97 . 5%，全县印发 20 余万
册小微权力清单手册下发到每家每户，使得人
人都能根据手册监督“小微权力”。

监督有效是保障。根据“清单制度”，截至
2016 年 10 月，宁海县警示谈话县、镇、村干部
436 人，书面通报批评 229 人，党纪立案及处理
87 人，移交检察机关 6 人，极大地提振了人民
群众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信心。

目前，宁海县农村 2万余名困难党员和困难
群众、8千余名低保户对象都按 36条要求申报审
核、全程公示，3 年来没有接到一例投诉，工程招
投标、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村干部“随意拍板”、
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行为已基本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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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半半界界村村山山岭岭上上吸吸引引众众多多游游客客的的桃桃林林里里，，
讲讲起起老老母母亲亲的的故故事事，，““独独臂臂村村干干””向向往往落落泪泪了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段段羡羡菊菊摄摄

在在北北斗斗溪溪镇镇桐桐林林弘弘盛盛希希望望小小学学图图书书室室里里，，周周秀秀芳芳老老师师在在带带孩孩子子们们
阅阅读读，，这这所所小小学学是是周周老老师师来来溆溆浦浦县县支支教教并并发发动动捐捐建建的的第第一一所所希希望望小小学学。。

王王九九峰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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